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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几个为什么？











截至2013年9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45亿。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栾凝自幼体质不好，得过两次肝病，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看淡了名利。九七年初自愿提出到同心县扶贫，期间吃苦耐劳，当地村民感叹说：多少年都没有遇到像你这样的干部了。


他在修炼法轮功前买房时，单位给补助了三万元钱，修炼后觉得这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把钱退了。领导和同事从他身上看到了修炼法轮功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很认可法轮功，一些同事相继走入修炼。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廉洁的好干部，九九年七二零后却屡遭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抄家、被单位开除，两次被判刑，遭受种种酷刑折磨。第二次被关押期间他母亲含冤离世，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下面是他简述十几年来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叫栾凝，男，五十四岁，大学文化，原来在宁夏劳动人事厅工作。自幼体质不好，得过两次肝病，上大学期间因患肝炎休学一年。身体不好让自己特别痛苦。


九六年初走入大法修炼。身心受益，几种慢性病不翼而飞，初期就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


随着修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先后被评为宁夏扶贫先进工作者、提任教育中心副主任、劳人厅先进工作者。修炼前购房时单位补助了三万元钱，修炼后觉得这钱不是劳动所得就归还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看到我修炼后的巨大变化，一些同事也相继走入修炼。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先后被非法抓捕三次，两次非法判刑共七年、抄家四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拘禁、被单位开除。我屡遭迫害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打击，在我第二次被绑架诬判后的第三天，我母亲罗灿华（也是法轮功修炼者）承受不了压力含冤离世。


一、无辜被骚扰、绑架拘留


九九年“四•二五”后，银川市局李存、张安忠、马某等多次找我，一方面逼迫放弃信仰；另一方面暗示与他们合作可以为我提供“经费”，被我拒绝。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李存等人把我从单位绑架，用各种方法逼供，次日我便被关进银川市看守所。


二、合法上访被绑架关押、酷刑逼供、判刑


九九年九月我与十几位宁夏到京上访的同修被绑架、拘留，后转到银川看守所。李存伙同新城分局警察轮番对我扇耳光、用脚踢、用拳打，后来李存命人用手铐将我双手举起来铐在暖气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我浑身冒冷汗、接近昏迷，李存才命人把我放下来。当时我两臂剧痛、两手冰凉、僵硬麻木没有知觉。此后几个月，我两个大拇指一直是麻木的。


二零零零年一月，我被诬判三年，关押至银川监狱。


三、在银川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


在银川监狱我被强迫做过建筑、农田、灶房伙夫以及剪切活性炭等奴工。零一年六月，我和王玉柱被转到河东监区机砖大队。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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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以下地址发送一封邮件（标题不可空白），大约十分钟后就可以收到翻墙软件。freeget.one@gmail.com 欢迎翻墙浏览明慧网：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开始我送砖坯，看我们不“转化”，便将我们强制集中到出窑、装窑。这里是高温、高粉尘、高劳动强度的劳役。烧好的砖都在一二百度，窑里的温度高达五、六十，在里面呆一两分钟就会汗流浃背。我被强迫做出窑的活几天后，手上打满血泡；甲沟全部裂开：全身不断被砖块砸伤、划伤、烧伤、烫伤；没多长时间，两手变形，手指不能伸直；全身各关节钻心的痛，晚上睡觉常常被疼醒。一次我拉了一车砖滑倒在地，砖倒在身上，脚压在车把下面。在场的犯人将砖刨开把我拉出来，才避免脚被压断。脚踝肿的老高，犯人央求让我休息，李永欣却强迫我出工。


一天，我从厕所出来便被犯人拉去“顶墙”。李永欣上来便扇我耳光、“扎绳子”。收工后，李命张强军给我“扎绳子”、召开“批斗”会。管我的五六个“包夹”也被罚站。我们的接见探视权被剥夺，甚至不让家人给我们送必需品。一名犯人因帮助我们遭批斗，被扣了减刑分。


零二年九月，我回家后得知：原单位在我出狱前几天匆匆将我开除。


四、再次被绑架判刑四年


零八年九月十九日早，我刚出家门，公安厅骆健等一伙将我按倒在地，抢了钥匙劫掠了我家电脑等，我被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二月，西夏区法院非法开庭，伪法官李节利在我做陈述时，刚讲了几句话，便命警察将我架出法庭。开庭后第三天，我母亲罗灿华含冤离世。我家人多方交涉想让我与母亲见最后一面遭拒绝。


开庭后不久，我被诬判四年。上诉后，银川市中院没开庭维持原判，我被投入石嘴山监狱。刚到石嘴山监狱，狱警熊双平、贲黎平就指使犯人将我外衣扒下，强行换上囚服与患艾滋病、肺结核、皮肤病的五名犯人关在隔离间。   


副监狱长刘瑞宁和五监区区长陈乾龙为首成立“攻坚组”对我洗脑迫害。我被关进一个单独房间里，被强迫一个姿势坐在小凳上，每天从早六点坐到晚上十二点；狱警安排死缓罪犯赵亚龙、吸毒盗窃犯李亮等六名“包夹”轮流看守；后来将凳子换成用三块木板钉的，只有八厘米高、五厘米宽；再后来把这个小凳子放倒逼我坐上去。几天后我的屁股就溃烂了；有一次，他们逼我双手抱着双腿用绳子绑起来，再用一根长棍从膝盖下穿过去，将长棍两端担在桌子上，我头朝下悬空，很快全身胀、麻、痛，异常难受，几十分钟后放下来，再捆起来重复折磨；他们用各种办法折磨我一个多月以后，又延长“坐小凳子”时间；白天，只要我稍一眨眼就拳打脚踢，或用各种东西往脸上、眼睛上打；晚上，郑伟和马立强还轮番“教育谈话”；“坐小凳子”的同时，昼夜播放诬蔑法轮功的录像逼我看；后来逼迫我整夜不睡觉。我时常感到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从零七年开始，宁夏多名法轮功学员曾遭此酷刑迫害。


我非法监禁期满回到家，市局、兴庆区“六一零”恶人继续对我监控。


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手法之邪恶、残酷是没有人性的。我将这些罪恶揭露出来是让大家认清中共的邪恶面目。◇（因篇幅有限，文章有删减）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原宁夏劳人厅廉洁干部栾凝遭受迫害简述




















（明慧记者郑语焉香港采访报导）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彰显良知、结束迫害”的集会游行，抗议特首梁振英一年多来，执行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及搅乱香港的策略，抹黑与打压为法轮功仗义发声的正义人士，以及其他追求公义的群体，践踏港人所尊崇的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声援，呼吁民众支持正义，把中共的地下党从香港尽早清除，让香港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没有毒食品的、安全洁净的环境中。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在阵容浩大的天国乐团吹奏“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佛恩圣乐”、“送宝”等雄壮军乐的前导下，游行队伍由港岛区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等港岛区闹市，浩然正气而又祥和理性的游行队伍，穿越港岛闹市主要街道，沿途吸引广大民众以及游客围观与关注，纷纷表示非常支持与欢迎，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引颈探头注视，无论车上或路边不断有人拿起手机、相机等拍摄游行画面。香港主流电视台到场拍摄，台湾电视台记者也到场采访，打破以往香港传媒不敢触碰法轮功话题的禁忌。


游行队伍在下午三时半之后到达政府总部，在总部大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多位议员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到场或透过录音发言谴责中共以及梁振英的恶行，告诫梁正英和帮凶以薄熙来的下场为鉴，趁早悬崖勒马。 


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出席发言表示，代表支联会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近期听到有天主教徒被当作法轮功学员关押，如果大家都不挺身而出为正义出声，将来很多人都会遭到同样下场。”“我们不出声，不支持反迫害的话，最后，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受害者。”李卓人呼吁香港全民挺身反迫害，他说：“支联会支持大家反迫害，亦希望香港市民一齐支持反迫害。因为任何迫害都是向人类良知的挑战，我们希望我们的良知可以彰显。”





“中共”不等于“中国”  “爱国”不等于“爱党”      天灭中共   天佑中华








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从未有过，为何迫害后各种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了呢？（你是否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一夜之间“铁证如山”地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呢？）


为什么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无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一例类似中共宣传的怪事呢？


为什么中共毁掉一切法轮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而不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一书自己做判断呢？（文革中批判孔子时不也是全面灌输孔子的思想如何害人、却不许人们看到原文去自己分辨么？）


中共最害怕法轮功学员用传单、影碟、电视插播等方法讲真相，不就是最怕谎言和暴行被揭穿吗？


假如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在高压下坚持修炼？十几年


来坚定如初。究竟这些炼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的认识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共丝毫不敢让人们亲耳听一句他们的声音呢？◇








香港“彰显良知、结束迫害”大游行








图：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可以自由炼功。











